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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认知传播是以“人”为核心的信息传播活动。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人类的大脑和感觉器官就

是认知传播产生的物质基础，“人”就是最初的媒体形态。人类认知传播经历了前口语传播、口语传播、

文字传播、电子传播和互联网传播等发展与繁荣时期。在技术工具的支持下，人类不断地延伸着感官

媒介的触角，探索着无比丰富的客观世界和充满奥秘的人类主观世界，形塑着社会形态和个体心智。

在这历史进程中，最原始的身体感官媒介自始至终是引导人类传播活动跨越时空的主动力，左右着人

类社会的传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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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gnitive communication is a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ctivity with “human” as its core. Since 
the birth of human beings, human brain and sensory organs are the material basis of cognitive communication, 
and “human” is the initial media form. Human cognitive communication has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pre-oral communication, oral communication, written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et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technical tools, human beings constantly extend the tentacles 
of sensory media, explore the incomparably rich objective world and the mysterious subjective world of human 
beings, and shape the social form and individual mind.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the most primitive physical 
sensory media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to guide human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cross time and space from 
beginning to end, and influences the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of hum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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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传播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说它

古老，是因为自有人类以来，人类的生存、繁衍、

发展就与认知传播活动如影随形；说它新鲜，是

因为认知传播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最本质的传播

活动，却长期以来都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21 世

纪以来，在新的媒介技术、媒介形态面前，一方

面，偏重于工具理性、批判理性的传统传播理论

无法有效阐释、正确回应诸多传播现象；另一方

面，个体的人在信息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能

动作用日益凸显。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

认知科学的发展，传播的具身性已成为不争之事

实，研究以人的认知为主体的传播活动成为必然。

对认知传播的产生机制，认知传播发展和繁荣不

同阶段的条件、特征进行研究和思考，有助于探

究认知传播的本质规律，有助于启发我们思考新

传媒技术语境下如何达到有效传播、精准传播，

进一步拓展认知传播研究的视域。

一 人类认知传播发生期、探索期

人和动物都具有感知周围环境、传播信息的

本能。在没有语言的人类初期，人凭借一己之力，

承担着信息的采集、储存、加工、传播，是信息

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物。由是观之，人就是

最初的媒体形态，其早就扮演着“自媒体”的角色，

是人类社会后期出现的各种形态媒体的元媒体。

正是有了人媒体，认知传播才得以产生。今天，

电脑、手机的普及，导致人的媒体功能愈发强大，

我们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人的认知传播何以产生、

人媒体是如何运作这样的问题。就认知传播的产

生来说，“人”这一媒体形态，主要由人脑和各

个器官分担其媒体运作的不同功能。

（一）人脑：认知传播的信息载体和信息处理

器

人类最终成为万物之灵，在于人类有一个不

同于动物的大脑，其可以承载巨量信息。人脑也

是一个超级信息处理器，人脑的神经细胞之间彼

此相连，且与感官神经末梢相连，形成“等级式”

的网状结构。当外界信息通过眼、耳、鼻、舌等

感觉器官刺激神经细胞，传递到神经中枢，激发

大脑皮层活动，接受、整合、传导和输出信息，

实现信息交换，一系列的认知活动也就产生了。

根据神经学家的部分测量，人脑的神经细胞回路

比今天全世界的电话网络还要复杂 1400 多倍。人

的大脑每一秒钟进行着多达 10 万种不同的化学反

应。没有人脑，就不可能产生认知活动，人脑是

认知活动产生的物质基础。虽然动物也有神经认

知和心理认知活动，但远没有人类的复杂和丰富，

尤其是动物不具备语言认知和思维认知等高阶的

认知活动 [2]。动物只能一代又一代无休止地重复

着相同的行为方式，而人类则在不断地认知传播

中，在主客体的互动交流中，修正错误，调适自我，

不断进化。

（二）感觉器官：认知传播的元媒介

信息被有效地传递出去，需要与之相应的媒质

存储和传播信息的物质工具，也即媒介。在人类

认知传播发生期，即人类诞生之初，连语言也没

有的人类身无长物，居无定所，几乎是赤裸裸地

栖息在荒野中。他们彼此之间为了觅食，躲避自

然灾害，选择群居而处，他们只能凭借自身的感

觉器官来互动交流。人体的感觉器官主要有眼、耳、

鼻、舌、皮肤等，包括感受器、神经通道和大脑

皮层感觉中枢三部分。感受器将外界刺激转变为

神经冲动，神经通道负责传导神经冲动，神经冲

动形成一连串神经动作电位序列，神经中枢就是

根据这些电位序列实现编码，获得对外在世界的

认知的。

在没有表意连贯的口头语言产生之前，人类早

期主要利用声音器官发出的单调声音来招呼同伴、

表达想法，人类的感觉器官在这时发挥着传递信

息的重要作用。虽然我们现在无从知晓人类早期

如何利用各个感觉器官传递何种信息，但是现在

人类学家通过对哺乳动物的观察研究发现，哺乳

动物可以利用他们的嘴、鼻、舌、眼、耳、身体

等部位来与同伴进行沟通交流。譬如，狼相互用

鼻尖摩擦、舔舌头表达友善；黑猩猩用手摸另一

只猩猩的嘴，表示“把东西给我”；猫竖起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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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警觉、感兴趣、高兴，眼睛眯起表示进攻或

满足；等等。大脑比动物发达的早期人类，自然

也会利用感官来传递信息。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

介是行为，它作用于神经系统和我们的感知生活，

完全改变我们的感知生活。”[3] 因此，脱离了感

觉器官，人类无从知晓外部环境，也不能传递大

脑产生的各种意识，更不可能改变世界。

（三）前口语时期：个体认知经验的积累、传

播与群体规约的养成

人这一物种，一来到地球上，每一个个体为了

生存下去，都凭借自身的感觉器官不断地积累着

认知周围世界的经验，并把它储存在大脑中。同时，

人这一物种要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下去，上一辈人

就得把自己从客观世界获得的认知传递给下一辈。

前口语时期，个体的“人”是唯一的媒体，感觉

器官是传递信息的媒介，简单的声音、面部表情、

眼神、肢体动作等就成为传递简单信息的最初方

式。今天，除了声音外，我们把人类早期用来表

情达意的其余方式，统称为身体语言或肢体语言。

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的拓展，现代心理学家

发现，人类的目光与面部表情、身体运动与触摸、

姿势与外貌、身体间的空间距离等无时无刻不在

传递着丰富的信息。

早期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下去，自然选择了群

居而处。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彼此间需要

互相关照、相互协助，于是交流互动在群体中产

生了，人类由此不断积累和传播着对客观世界的

认知经验。同时，群居生活需要彼此活动步调一致，

或在生活中彼此协助，这就需要在群体中形成一

定的、彼此认同的群体规约。原始的群体规约是

表意明确的语言产生的基础，也是后世人类文化

产生与共享的雏形。正如詹姆斯 •W.  凯瑞所说，

“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智力信息的传递，

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用来支

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4]

二 认知传播向时空不断拓展的漫长发

展期

在认知传播发展历程中，人类前口语时期，

仅靠个体的人以感觉器官为传播媒介，传播效果

所达到的距离、范围是有限的，意义与文化的共

享所带来的整合作用也是有限的。随着人类对外

部世界的深入探索，群体合作意识的逐步加强，

人的认知传播能力也在认知传播实践中不断拓展。

一系列的主客观交合作用，迫使人类从原始的感

官媒介出发，不断地延伸人类媒介触角。正如麦

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所言：媒介

即人的延伸。人类依据感觉器官各自承担的不同

功能，从听觉、视觉、触角等方面不断拓展人类

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形成各种意义共享的表意

方式，创造出联通人的主体认知与客观世界的各

类媒介。人类感官媒介的每一次延伸，都是一次

认知传播革命；每一次认知传播革命，都使得人

类对客观世界和自我主体的认知走向更广阔、更

纵深的领域，使得信息传播辐射到更遥远的地方

和更悠远的未来。

（一）口语时期：听觉媒介的延伸，认知传播

的第一次革命

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采集到的内容，经

过人脑加以过滤、整合，形成一定意识，再经发

声器官传递出来。从语音信息的传递角度来说，

语言是各种感觉器官交互作用的产物，是感觉器

官的延伸，也是人的认知系统的延伸，但从语音

信息的接受角度来说，语音信息能否被有效接受，

依赖于人的听觉系统。没有健全的听觉系统，再

美妙的声音也无从知晓。著名学者伊尼斯的“传

播偏向论”指出，作为有声语言的“言语”媒介

是倚重听觉的。因而，语音媒介是听觉媒介的延伸，

口语的出现带来了认知传播的第一次革命。

1. 口语：群体间认知共享的语音符码

人类发声器官最初发出的声音，是因为感官受

到外界具体事件或物象的刺激，本能反应发出的

咿呀之声，用以做彼此间简单的互动交流。随着

人类认知活动日益丰富，人类感官对客观外界的

认知范围不断扩大。此时，由于刺激反应发出的

本能声音表意是模糊的，其已不能深刻而准确地

传达日渐丰富的信息。群居而处的生存方式中所

养成的群体认同观，使得在群体范围内出现的带

有明确语义的语音逐渐成为共识，并被共享。语

义明确的语音可以看作是人类语言的雏形。

“在语言从我们的内部向外部输送的过程中，

其实以语义的传输最为主要，语音不过是语义传

输的媒介。只有我们人类的头脑中有了要向外表

达语义的要求，才会去寻找一个向外输送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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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媒介可以是声音、也可以是表情、动作等等。”[5]

人类大脑中产生的意识，通过声音媒介，或者说

语言媒介传递信息，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表情、

动作等任何一种感官媒介在表意上都有一定的局

限性，只有多样性、丰富、精准的语言符号才能

准确表达变动不居的人类生活、丰富多样的大千

世界中的各种信息。随着人类认知能动性的增强，

其对客观世界认知活动日益广泛、深入，其声音

系统也不断创造出丰富的声音符号。这样，声音

符号在主客体不断的认知传播互动交流中，逐渐

形成了群体间对声音符号的编码与解码的共享系

统，表意连贯的口头语言也就随之产生了。

2. 口语：促进群体间社会认同、社会形态建构

口语传播阶段，口头语言不仅可以即时传播感

官感知到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甚至可以利用人脑

记忆功能暂时储存信息。经过口口相传、代代相

传的这种接力式传播，语言能把更复杂丰富的内

容在群体内广泛传播，其在时间和空间上，进一

步拓宽了人类对自身和客观世界的认知经验积累。

同一个群体中的成员，经过代代口口相传的对本

群体和自然世界的认知，形成了一定的认知共识，

建立起有助于群体和谐共生、繁衍生息的群体规

约或群体文化。由此，语言成了联系社会成员的

基本纽带，促成了群体间的文化共识、群体认同。

个体依赖于群体的生存意识增强，使得彼此更为

团结协作。这样，人类逐渐形成有一定组织结构

的部落或社群，社会结构初具形态。正如有学者

所说，“如果今天的人们肯放下自负的架子，就

会发现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的体质、智商都基本上

与今人无异，其基本社会关系（配偶关系、血缘

关系、分工协作中产生的生产关系等）的复杂程度，

也基本上类于今人。”[6]

3. 口语：创造了认知集体想象，孕育了文化雏

形

口语的出现，使得人类利用灵活多变的语言创

造了集体想象。“‘讨论虚构的事物’正是智人

语言最独特的功能。”“然而，‘虚构’这件事

的重点不只在于人类能够拥有想象，更重要的是

可以‘一起’想象，编织出种种共同的虚构故事。”[1]

口语出现以后，传说、神话、神以及宗教也就应

运而生，这些虚构故事把人类更大范围地紧密团

结在一起。生活在世界不同区域的原始部落或族

群，由于各自所感受到的自然环境千差万别，社

会生活也各不相同，声音符号所对应的客观世界

也各不相同，他们也就各自形成了不同的语音系

统，以及各不相同的文化雏形，其为以后不同文

字及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二）文字及印刷时期：视觉媒介的延伸，认

知传播的第二次革命

口语传播阶段，信息的输出依赖于人体的发

声器官发出的语音符号媒介，在时空中语音符号

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符号，人脑的记忆力也很难将

语音信息长时间完整保留，经过口口相传、代代

相传的语音符号编码的表意信息难免会出现缺失，

甚至消亡。为了弥补语音符号信息在传播中的时

空局限性，在口语时期，人类还发明了其他的与

语音符号的所指基本相对应的符号标识，如结绳

记事、契刻记事、图画等；其中图画以其形象性

和准确性演变成象形文字。由图画文字到象形文

字，再到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文字及印刷术的

出现，带来了认知传播的第二次革命。

1. 文字：实现了认知超越

口语认知传播时期，由于人类大脑容量是有

限的，信息从一个大脑达到另一个大脑，不可避

免会出现衰减、混乱或遗忘的情况；而文字作为

视觉的延伸，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人类运

用文字传播信息，实现了认知传播超越。一方面，

人类认知传播的范围无限延伸。人类可以利用各

种书写文字的介质，如石头、羊皮、竹简等，将

我们从客观世界获得的认知经验，更好地保存下

来，更准确地代代相传，并逐渐累积，使之远远

超越了单个大脑的容量，这样，个体的人凭借文

字可以随时获取各类信息。另一方面，人类的认

知思维更具抽象性和逻辑性。面对大量的文字信

息，为了便于读取理解，需要对其编目、归类，

拼音文字就是人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发展到一

定程度的产物。

2. 文字：创造了传播的新形式

文字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认知传播的形式。

首先，文字传播使得脱离身体感官的离身传播参

与到人类的认知传播中。在文字以前，人类认知

传播主要以身体各个器官为媒介，以具身传播作

为传播的主要方式，而文字是人类利用身体器官

外的符号媒介传播人类对客观世界及自我认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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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尝试。从此以后，人类极尽所能地发挥文字

可以随意组合、表意丰富的功能，不断地思考如

何将具身传播与离身传播结合在一起，去深入探

寻如何更好地联通人类与世界。其次，认知传播

场域发生了变化。口语时期，对于听觉符号，认

知传播的主客体的交流往往是一对一或一对多的

现场互动交流，即时传播，即时反馈，而文字传

播则往往是异地、异时传播。对于现场即时传播

和异地异时传播来说，传播的接受效果是不同的。

现场即时传播互动交流更及时，传播接受效果更

好，这也是现代社会总统竞选为什么要四处巡回

演讲的原因。异地异时传播偏向于单向传播，传

播主体和接受主体不能及时交流互动，二者对信

息的传播接受往往会出现认知阐释误解、认知多

义性等情况，影响实际的传播效果。

3. 文字：带来了文明的曙光

文字出现以前，由于没有方便、易于储存人

类认知经验的载体，认知经验在人类大脑中是零

散而匮乏的，人类生活始终处于原始状态，而文

字则易于汇聚、积累、传播不同群体在与自然的

斗争中获得的对客观世界和自我主体的认知经验，

提升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生存能力和对客观世界进

行认识和阐释的能力。文字承载的文化不断传承，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样式，从衣食住行上彻底

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式。文字传播摆脱了口语传

播的时空局限，促进了社群的扩大、社会的整合。

掌握文字的人站在社会结构的顶层，让渐趋庞大

的社会组织有序运转，让社会结构变得更为完善

有序。这样，人类社会逐渐从原始社会走向了文

明社会。

4. 印刷术：加剧了认知的同质化

文字传播初期，信息传播主要依靠手工抄写文

字。手抄写文字易错、易漏且又费时，其信息保

存和传播的局限性很大 , 而“印刷术的爆炸延伸了

人的头脑和声音，在世界规模上重新构造人的对

话，这就构成了连接各个世纪的桥梁”[7]。纸张轻

便、易携带的特点，使得其可以将人类信息传播

到人类足迹所到之处，将人的身体延伸到地球的

各个角落，这样就促进了各种文化、文明在更大

范围的交流传播。印刷术排版的准确性、同一性，

带来的是文字信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整齐划一地

批量生产，使得教育的普及成为可能，从而使更

多的人获得对自然世界、自我主体以及人类社会

更深入的认知。

就认知传播发展来说，印刷术从技术层面拓

展了认知传播的范围，增进了人类认知的同一化，

而掌握印刷术或凭借印刷术的强大复制功能传播

其思想或精神的，往往是社会精英或权力阶层。

一般情况下，他们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生产和传

播符合本阶层利益和价值的文化思想的。他们操

控着大多数人对社会或自我的认知，促使其认知

渐趋向同质化。认知同质化汇聚起强大的社会能

量，社会能量的聚合则不断地推动社会组织结构

分化、瓦解和再聚合。

印刷术是人类历史上一项重要的技术创造，它

使得技术在信息传播中变得如此重要，由此人类

开始煞费苦心地研究技术对人类认知传播的促进

作用。如果说以纸张的发明和印刷机的制造为前

提的印刷术，是从物质技术层面来推动人类认知

的同质化，那么，伴随印刷术产生的报业，则是

精英阶层或权力阶层从组织技术层面，开始有组

织、有目的的精心策划如何将社会成员的认知变

得更为整齐划一。

（三）电子传播时期：听觉、视觉的再拓展，

认知传播的第三次革命

1906 年圣诞前夜，美国人雷吉纳德 • 菲森登

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无线电广播，并由此开启

了人类以电子信号为信息传输载体的新时代。以

电子信号为信息传输载体的传播形式既包括个人

性的电话、电报，又包括公共性的广播、电影、

电视和网络。

在电子信息传播以前，远距离的信息传播最快

也需要花费几天的时间，而电子信号则实现了即

时通信，消弭了信息传播的距离感。广播是通过“声

音符号”来获取信息的，重在听觉的延伸；电影、

电视是同时利用“声音符号”和“图像符号”来

传递信息的，是听觉、视觉的聚合延伸。“千里

眼”“顺风耳”不再是夸张，看不见、摸不着而

又客观存在的电子以无穷的魔力，给认知传播主

客体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心理冲击。

1. 认知环境富于象征性

电子传播时代的信息传播，与在此之前的传

播形态最大的不同在于，认知传播接受主体既不

像口语传播时期那样有强烈的现场实在感，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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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面对文字那样，明确感受到自己身处异地异时。

电子信息给人类构筑了一个认知客观世界的拟态

环境，或者说象征性的环境。这一认知环境不是

对客观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大众传播机构

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加工，重新组织结构以后，

以电子为信息介质形成的声音或声画媒介环境。

它们传递的信息代表了大众传播机构认知主体对

客观世界的认知，其在对传播信息的选择、加工

过程中明显带有认知传播主体和大众传播机构的

目的和意图。电子信息的即时传播，几乎不受时

间、地点、空间、距离的限制，加上其声音、图

像的高度清晰，往往让大多数认知传播接受主体

不由自主地产生现场感。认知环境的象征性，使

得认知传播主体得以利用似真亦幻的认知环境来

引导社会舆论，这样，认知传播接受主体对信息

的接受常常是被动的，其不再是对真实的客观环

境的认知和反馈，而是对大众传播机构呈现的“拟

态环境”的反应。“拟态环境”交织着真相与假象，

深刻地影响着人的认知和行为，同时，也对客观

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2. 认知想象丧失

电子信息传播之前，人类的目力和耳力所及

有限，对足迹不能到达的客观世界的认知存在着

距离感，致使人类认知充满了想象。电子信息消

弭了距离感，带来了“天涯共此时”的即时感和

现场感，声音、图像的高清晰度和较强的穿透力，

逼近真实的“拟态环境”，电子信息传播的可重

复性等特性，强化了认知主体对接受到的电子信

息真实性的认可度。这样，随着想象的空间逐渐

缩小，人的认知想象逐渐丧失，每一个人仿佛都

可以足不出户就真切地感知自我以外的世界。因

而，人的自我意识增强、个体观念凸显，家庭、

社群观念开始瓦解，甚至宗教、国家、民族等想

象的共同体也开始动摇，其使得社会发生急速变

化，社会秩序充满了活力和可塑性。

3. 认知传播主体强势，娱乐成为电子信息传播

主角

电子信息传播时代，整个社会已经商业化，

资本的影子无处不在。如前所述“拟态环境”下

传播的信息内容，是经过认知传播主体有目的的

选择和加工过的，认知传播主体为了让信息被认

知传播接受主体最大限度地接受，往往在传播活

动中表现出极强的主动性。除了反复播放信息外，

认知传播主体还采用各种方式和策略强势输出他

们的思想意识，其中以娱乐的方式把思想意识不

经意地传播给认知接受主体就是其最常用的手段。

一方面，广播、电影、电视媒体等本身就自带娱

乐功能；另一方面，“娱乐性”能够保证任何媒

介的最大渗透力。

三 互联网传播：认知传播走向繁荣

自 1969 年阿帕网公开 RFC 实现连接以来，到

20 世纪末，互联网已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联通

起来了。互联网作为一种崭新的信息传播平台，

以其快速、互动、包容、开放、无国界等传播特点，

使人类的感官媒介借助互联网延伸到世界各地。

互联网时代，人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积极主

动地参与到认知传播活动中。据 2020 年 Hootsuite
和 We Are Social 的最新全球数字报告显示，2020
年全球人口总量不到 76 亿，但使用互联网的网民

数量已经超过了 45 亿，社交媒体用户数已超过 38
亿，并且这些数据每天都在快速刷新着。同时，

人类对客观世界和自我主体的认知探索也更富有

成效。网络以其超链接的方式将存储信息的容量

无限放大，网民们借助互联网随时可以搜索、查阅、

获取各类知识，并且彼此之间可以及时地进行反

馈、交流和互动。信息的快速交流与互动，不仅

促使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也促使生物技术、新材料、

新能源等技术不断进步；同时，人类也更醉心于

对认知主体“人”的生物本能与社会认知能力的

探索，使得以人工智能、认知神经科学等为代表

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所有这一切，

都显示认知传播正走向繁荣。同时，互联网的传

播特点，建构了独特的认知传播环境、认知传播

生态、认知传播形态等，其对社会发展、个体心智、

社会结构等都产生着深远影响。

（一）认知环境的虚拟化与真实感的重叠

互联网时代，随着计算机虚拟技术的不断进

步，各种应用程序、操作系统不断地开发出来并

被嵌入到互联网传播平台中，形成超现实的虚拟

环境。比如，在进行网上购物、娱乐、游戏时，

人的思维就进入到一个虚拟化环境中，这一超现

实的环境常常让人浑然不觉。虚拟与真实重叠，

给认知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既带来了便利，也



24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6 期（总第 137 期）

带来了障碍，甚至还悄然影响着认知主体对自我

和社会的态度与观念。“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在

互联网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各种网络及移动终端

不仅向虚拟空间传输信息，也同样向物理空间输

送信息，因而人的行为界限愈加的模糊化。”[8]

随着 VR、AR 虚拟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虚拟与真

实重叠得更严密，给人类认知带来更深刻的变化。

（二）认知传播去权威、去中心的互动景观

自从文字产生以来，人类认知传播的互动性

渐趋衰微，大多数时候认知主体往往成为信息的

被动接受者，认知传播主体往往以机构、组织或

权威的形式向大多数的认知接受主体做单向传播，

二者之间即使有互动，也不可能及时进行反馈。

而在互联网上，每一个网民都是活跃的个体，积

极参与到认知的编码与解码中，这就使得人类的

认知传播又回到了文字产生以前的即时互动状态。

同时，互联网可以发起一对无数或无数对无数的

传播互动，而且这些互动可以在瞬时完成，可以

在各种文本形式之间随时随意链接切换。这样，

网民的媒体功能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大，权威舆论

引导力自然下降，权威、中心渐渐被削弱，自媒

体舆论作用日增，个体的主体性、能动性逐渐放大。

而中心、权威的丧失，又易导致意见、思想的驳杂、

随意、随性，使得对错、优劣界限模糊，使得网

络传播出现认知迷茫、认知偏颇、认知个性化的

情况。

（三）认知传播回归以“人”为本

从有文字传播以来，人类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

精力去研究如何利用技术工具去影响人对客观世

界的认知，从而影响社会结构的聚合。在信息的

传播流转中，我们常常仿佛是见物不见人，“人”

好像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其在传播中的主体

性地位被忽略。互联网时代，新传媒技术与人紧

密结合在一起，互联网上的每一个人都无可回避

地成为传播活动的主角。人在传播活动中的在场

与缺席，既深刻地影响个体的认知经验，也深刻

地影响着话语结构、社会结构的变迁。在互联网

时代，我们更加切身地体验到了“人”在传播活

动中的主体性地位。

人类的认知传播从遥远的蒙昧时代走向今日

的现代文明阶段，人类最原始的身体感官媒介是

自始至终引导人类传播活动跨越时空的主动力，

“人”的认知传播始终左右着人类社会的传播活

动和社会历史的进程，正如法国哲学家、知觉现

象学创始人梅洛 - 庞蒂说过的那样：“身体是在世

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于一个生

物来说就是介入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

续置身于其中。”[9] 人类对世界和自我的探索，促

进了技术的不断进步，技术的进步又反作用于人

类的认知传播，不断地延伸着人类感知觉的触角。

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广袤的地球缩小为一个村落，

人与人之间没有哪个时候像当下这样既如此接近，

又如此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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